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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甚至想都不会想，上帝也许真正存在，他们自然对上帝不怎么热衷。还有一些人，由于受传统

的影响，属于这个或那个信仰，并从周围环境中获得对上帝存在的信仰。他们的信仰程度刚好足以使他

们遵循一定的仪式教规或信条；这种信仰很少拥有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总体

生活态度的活力。还有一些具有哲学头脑的人，要么因为独立的思辨，要么因

为他人的断言而倾向于相信上帝存在。对于他们，上帝充其量是一种假设或理

性概念。这种半心半意的信仰本身，永远不足以刺激一个人去认真地寻找上帝。这种人不是通过亲身体

验来认识上帝，上帝不是他们强烈渴望或追求的对象。 

真正的求道者不会满足于道听途说的灵性现实知识，也不会满足于单纯靠推论所得来的知识。对他

来讲，灵性现实不是空想的对象，接受或拒绝这些现实对其内在生活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他自然坚

持对它们的直接认识。这一点可以用一位大哲人的故事来说明。一天，哲人和

一位道行颇高的朋友讨论灵性问题。他们正谈得起劲，一群人抬着一具尸体经

过，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这是肉体的结束，但不是灵魂的结束，”朋友评

论道。“你看见过灵魂吗？”哲人问。“没有，”朋友答。哲人还是对灵魂持

怀疑态度，因为他坚持亲身的体验。 

尽管求道者不可能满足于第二手知识或单纯的猜测，但他也不拒斥灵性现实的可能性，尽管自己未

曾体验过。换言之，他意识到自身体验的局限性，并拒绝用它来衡量一切。对

超越自身体验范围的所有事物，他都持开放的态度。他不接受道听途说，也不

仓促否认。体验的局限性往往倾向于限制想象力；因此，一个人会认为除了自

己体验范围内的东西之外，不存在任何其它现实。但是，生活中某件事情或偶发事件，常常会促使他冲

破自身的教条框框，变得真正的思想开放。 

还可以用上述哲人的故事来说明这一转变过程。哲人碰巧是一位王子。上述事件发生后的某一天，

他骑马时，迎面走来一个人。行人挡住马的去路，哲人傲慢地命令他让路。行人拒绝，哲人下马，接下

来是下面的对话：“你是谁？”行人问。“我是王子，”哲人答。“可我并不

知道你是王子啊，”行人接着说，“我只有知道你是王子而不是别人时，才能

接受你为王子。”这一遭遇使哲人醒悟到：上帝也许存在，尽管他本人尚未从

亲身体验中认识他，就像他本人实际上是王子，但行人尚未从亲身经验中认识到这一点那样。他开始对

上帝的可能存在持开放态度，决心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上帝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他如果存在，就有充分的理由寻找他。他如果不存在，寻找他也不会

损失什么。但是，人们通常不会心甘情愿地走上真正寻找上帝之路。世俗物诱惑着他，使他难以摆脱。

只有对世俗物的幻想破灭，才迫使他去寻找上帝。常人完全陷入浊界的活动，

体验各种各样的苦乐，甚至从来不会想到更深奥实在的存在。他尽可能地享受

感官快乐和躲避各种痛苦。 

“吃喝玩乐”是常人的哲学。然而，他尽管不停地寻求快乐，却无法完全避免痛苦；他即使成功地

获得感官快乐，也常常对此厌腻。就在他日复一日经历各种体验时，经常会出现某些情形，使他开始自

问：“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诱发这种念头的，可能是他毫无思想准备的

某个不幸事件；也可能因为他满怀信心的某个期望受阻；或者是他的境况发生

重要变化，要求他从根本上重新调整并放弃习惯的思维与行为方式。通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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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某个强烈欲望受挫。如果一个强烈欲望碰到死胡同，没有一丝实现希望，一个人的心

理会受到如此打击，以至不再接受他迄今为止从未怀疑过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能变得彻底绝望。如果这种心理波动所引起的强大能量得不到控制和引导，

它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精神错乱或自杀企图。那些绝望兼轻率者会被这种灾难所压倒，因为他们让冲动

随意支配自己。失控的绝望只能带来毁灭。一个善于思考者的绝望在类似情况

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它所释放的能量得到明智的控制，并被引向某

个目的。在这种神圣绝望的时刻，一个人作出重要决定，去发现和实现生命的

目的，从而开始对永恒价值的真正探求。一个拒绝沉默的迫切疑问是：“这一切将引向何方？” 

当一个人把精力集中于发现生命的目的时，他会创造性地使用绝望的力量。他不再满足于现世中昙

花一现的东西，并彻底怀疑他迄今为止不加疑问所接受的普通价值。他唯一的愿望是不惜任何代价找到

真理，不找到真正的真理决不罢休。神圣绝望是灵性觉醒的开端，因为它激起

成道的强烈愿望。在神圣绝望时刻，其它一切都似乎让步，一个人决定不惜冒

任何风险来弄清在面纱后面，究竟什么才对生命具有意义。 

任何寻常安慰都对他失去效用，但同时他的良知拒绝甘心接受生命毫无意

义的立场。如果他不假设某种迄今未知的隐藏实在，那就没有什么值得为之而活的。对他来讲，只有两

个选择：要么有一个 隐藏的灵性实在―先知们称它为上帝，要么一切都毫

无意义。第二个选择 完全不能为他的整个人格所接受，他必须尝试第一个

选择。因此一个人在 世俗事务中陷入绝境时，便转向上帝。 

现在，由于他无法直接接近他所假定的隐蔽实在，他便通过审视自己平常的经验，来寻求通向某个

重要彼岸的可能途径。他因此回顾平常的经验，以便得到某种启发。这涉及到从全新的角度看待一切，

并重新解释每一种体验。他现在不仅具有经验，而且试图挖掘其灵性意义。他

不只是关心它是什么，而是想知道在通往这个隐藏存在的目标中，它意味着什

么。所有这些对经验的认真再评价，使他获得新的洞悉力，这是他开始新探求

之前不可能得到的。对一种体验的再评价相当于一点新智慧，而每增加一点灵

性智慧，都必然对一个人的总体生活态度有所修正。因此，对上帝（或者说隐藏的灵性实在）的纯粹理

性探求，在一个人的实际生活中得到回应。现在他的生活成为对他所洞悉到的灵性价值的真正实验。 

一个人越是对人生进行明智和有目的的实验，就越是更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真正意义，直到最后发

现，在其精神生命的彻底转变过程中，他逐步获得了对生命本质的真正意义的正确认识。对生命的真正

本质和价值的清醒和平静洞悉，使他认识到他一直绝望地寻求的上帝既不陌生，

又非某个隐藏和外来的实体。他乃是实在本身，而不是某种假设。上帝是清晰

的洞悉力所感知到的实在，求道者乃是该实在的一部分，他完全存在于其中并

实际上与它为一体。 

因此，尽管他开始于试图寻求某种全新的东西，结果却获得了对一个古老问题的新认识。灵性道路

不在于抵达某个新目的地－在那里一个人获得自己不曾有的，或者成为他不曾是的。灵性道路是帮助人

驱散他对自身和对生活的无知，是始于灵性觉醒的认识的逐步成熟。一个人找到上帝即回归到自己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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